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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浅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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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塞亚·柏林，英国哲

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他活

了97岁才十分不情愿地离

开这个世界。 有人曾问过

柏林：“你为什么可以活得

如此安详愉快？”柏林回答

道：“我的愉快来自浅薄，

人们不晓得我总是生活在

表层。”这是个极富智慧的

答案，这个“用嘴巴思考”

的哲学家， 总是生活在别

人的精彩里， 却活得如此

从容！

我喜欢柏林俯下身子

说这句话时的自得和狡

黠。他的“生活在表层”可

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深

刻，是“一览众山小”后的

返璞归真， 是历经风雨后

的一种平淡祥和。

想起了“清浅”一词。

“清”是心底无私，安之若

素。“浅”是心无城府，素面

朝天。 为人处世， 虽也讲

究变通之道，但老于江湖

者，手段多，屈伸之间自

有韬略，旁人在佩服的同

时，也会避而远之。性情

中人，直来直去，敢一吐

心言，也许得不到他人的

敬佩， 却能赢得敬爱。这

是一种轻松的生活和愉

悦的人生。

《红楼梦》里有个“笨

笨的”丫环叫麝月，袭人生

病，其他丫环都出去玩，只

有麝月留下来悉心照顾宝

玉。 晴雯撞见宝玉为麝月

篦头时冷嘲挤兑， 她也不

争不恼， 只是笑笑。 她懂

事、宽容，守着自己丫头的

身份，不奢望，不争宠，不

多言。她活得清浅，也就多

了一份快乐。 最后结局也

比其他丫环都好。

“有池清浅方储水。”

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普通

的“麝月”，他们安分守常，

善心对人，真诚做事，平凡

无心机， 过着简单而庸常

的日子， 享受着简单的幸

福。 也许放在人堆里都找

不见， 但是不被期望反而

活得更快乐。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

中这样写道：“假如将韬略

比作一间仓库罢， 独秀先

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

大书道：‘内皆武器， 来者

小心！’ 但那门却开着的，

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

目了然，用不着提防。相比

之下， 刘半农则是一个令

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人，

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

澄澈见底， 纵有多少沉渣

和腐草， 也不掩其大体的

清。” 所以鲁迅佩服独秀，

却亲近半农。

南宋文学家陈亮在

《类次文中子引》说：“汉高

帝之宽简， 而人纪赖以再

立；魏武之机巧，而天地为

之分裂者十数世。”鲁迅在

评价《三国演义》 时也曾

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

伪 ，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

妖”。曹操、刘备、诸葛亮都

是玩权谋的高手，心机重、

套路深， 其结局都不是圆

满。

人心复杂了， 总会殚

精竭虑地思前想后平衡得

失。老是猜疑着、算计着，

心一刻也放松不了， 那也

太累了。清浅做人，不营营

苟苟，不尔虞我诈，也就减

少了许多纷扰和纠缠，卸

载掉了复杂的思想负担，

自然活得豁达，过得舒心。

其实，你简单了，这个世界

就简单了。

文/乔兆军

琐碎如花

厨房的最后一只碗已经擦干，瓷亮洁白，很骄傲

地站在玻璃格栅上，周围的一切都静下来。坐下，冲一

杯茶，看浅绿的叶媚儿在水中慢慢翻卷，厨间看得见

晾台外明灭的灯火。三月的晚风带着细细的浅温从窗

缝间游进来。时光或动或静，正如王小波所说，一切归

于似水流年。

我喝着茶，听着隔壁的动静。刚刚在厨房洗碗，看

见女儿拿着小镜子慢慢梳头， 我笑着说，“某小孩，最

近可要抓紧了哦，马上要考试了。”我不是喜欢唠叨功

课的妈妈，也许正因如此，女儿扔下镜梳，蹬蹬跑回房

间，“嘭”关上门，在门里喊道：“学学学！整天就是学！”

我心里很委屈，还是翘翘嘴角忍住了，干嘛跟孩

子一般见识呢。可是，大人呢，跟先生说了N多回，不

要带手机进卫生间，边玩游戏边上厕所，对身体有伤

害。可是看见他刚刚又掐着手机去了洗手间。不想再

重申了，越重申，挫败感越严重，似乎愉悦感又薄了一

点，我害怕无法修复的破洞。我的个性，只适合适度空

间的美感。鲜妍的绿茶透彻我的脏腑，无助感却慢慢

铺陈心底，这样的时候，习惯性又会想，如果我可以回

爸爸妈妈的家，或者跟爸爸妈妈聊个天，哪怕通个电

话……然后心底的叹息悠长悠长， 他们都不在了。这

样残酷的事实常常击溃我的泪腺。

独自消化掉所有琐碎便是流年伤感里最大的孤

单吧，独自，像抱剑夕阳的侠客。我又想起岁初要回家

祭拜爸妈，长姐说你时间很紧张，要不等到孩子高考完

再回来吧。当时滴落的热泪，似乎至今氤氲在身体里，

得了潮湿症。长姐是善意的，可是这种夹带个人意愿的

亲情也是一种伤害。于是连着很多日子梦见爸妈，最夸

张一次，看见谈笑风生的爸爸，我在梦里对自己说，我

要掐自己一把试试，原来爸爸没有离开我们。然后大哭

着醒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常常

这样夜半醒来，世界沉寂。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啊，贯穿

身体的经穴脉络，久久游移。我因之脆弱，我因之坚强，

无论如何， 那是没有依靠， 没有有力托网的小女子世

界。但是，心在这种沙砾砾的磋磨中才知道如何柔软。

但是总该做些什么，对于你爱的人，对于身体休憩

的小小世界。茶心澄澈，好好计较有爱的时光。我削了香

梨，榨了果汁，这是女儿喜欢的饮品，敲敲门，轻轻放在桌

边，送上微笑，不声不响退出来。睡觉前，女儿敲开卧室的

门，探进头来，她俏皮地摆摆手，做个鬼脸说，晚安！

熄了灯，我枕在先生的胸口，听着他有力的心跳。

我说：“没有比你的健康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事儿了。”

他拍拍我的头说：“下次听你的， 上厕所绝对不看手

机。”我轻轻地笑了，更紧的抱住他，心里悄悄祝福远方

的亲人在月色皎洁的春夜里也这样安静的梦着。

流年的任何一种关系，走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一个阶层，笑对琐碎。更多爱一些，头更低一些，便看得

见琐碎开花，闻得见岁月清芬。

文/陈柏清

思露花语

心态如何，有时会决定人生的态度，所以保持良好

的心态特别关键；心境如何，有时会影响生命的境界，

所以拥有美好的心境至关重要。

一个成功者的人生轨迹大体是： 开始是从别人的

路上走过，而最终则是走在自己的路上。

真正的清醒，是难得糊涂；真正的觉悟，是大智若愚。

见好就收，还只是明智；知足常乐，才是大智慧。

个性是生命的亮色， 它在人才的成长中有时是比

智慧还重要的素质。

人生有一种幸福， 是能为鲜花的绽放要么做一抹

阳光，要么做一缕春风，要么做一滴甘霖……

只有美好的事物，才会被看好；只有美好的心灵，

才会被赞美。

心有多大，肚量就有多大；肚量多大，胸怀就有多

大；胸怀多大，志气就有多大。

隔河相望彼岸的人，大多数想到的是船，而能想到

桥的绝对是少数。

文/巴特尔

葱缘

小风轻轻的阳春，小

葱也穿出了它最美时节的

衣裙，它绿得遍身剔透，绿

得柔曼清香。

这般的颜色是极诱人

的， 葱花油饼、 小葱拌豆

腐，想一想便香了鼻翼。而

我的记忆中，青青的小葱，

还串缀着几段颇有趣的小

故事。

故乡人爱吃煎饼卷大

葱，这是古来公认的事实。

二姨姥给我讲， 她年轻时

曾跟着父兄拉着沉重的

“白菜包”去批售，一百多

里的路程， 一天要走个来

回，若是晚了，收货的大车

就开走了。因为抢时间，亦

因为穷， 他们在路上基本

不吃不喝。但是有一天，二

姨姥走到半路突然心慌头

晕，人软软的要倒下去。她

爹一看就知道是饿了———

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低

血糖”。 身边没带水米，让

他们眼前一亮的是不远处

的田埂上支棱着几棵小

葱，平时在家，即使没菜，

一张拉嗓子的玉米煎饼卷

根葱便吃得心满意足。但

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有个

小伙子早已提前拔掉了那

几棵葱，剥去皮，用手捋了

捋上面的浮土就要往嘴里

送， 又饿又累， 饥不择食

呀。 二姨姥的爹赶忙上前

抓住了小伙子的手腕，指

了指脸色苍白的二姨姥，

小伙子呵呵一笑， 爽快地

把葱递了过去。 接下来的

一个月， 他们几乎每天都

会在途中遇见， 有时擦肩

而过，有时聊上几句。二姨

姥的爹见小伙子人高马

大，又不挑吃喝，擅自做媒

将二姨姥许给了他。 二姨

姥年逾古稀时还经常提起

这段往事，她说她爹“真大

意”， 将她嫁给了“几根

葱”，但她眼睛里分明流露

着沉湎的微笑。

我读大学时， 学校管

理较严， 把活泼好动的姑

娘们都闷坏了。 我和好友

娜娜最开心的事就是偷偷

地从铁栏杆那里翻出去，

栏杆外是农民们的庄稼和

菜园。 我们经常在废弃的

荒园里捡拔他们不要的小

葱， 然后带回宿舍给大家

开胃。 同学们都吃腻了食

堂的饭菜，淡辣的小葱，是

女孩们的小欢喜。 有时候

辅导员来宿舍巡查， 问谁

吃了葱，大家都一致对外，

含笑不语。 我们是一帮馋

嘴小丫头， 无所不敢吃一

吃的“葱友”。

实习时依然和娜娜同

租一间屋， 春天的周末，

最酣畅的吃法莫过于买

一把小香葱、生菜，半斤

千层饼， 抹上黄面酱，不

用怕味道熏着别人，不用

怕吃相不雅，只吃到嗓子

辣眼睛辣，方才解了饕餮

之瘾。

后来娜娜恋爱， 我劝

她：“以后切莫那样吃小葱

了， 小心男友被你熏跑。”

我们知道，吃葱吃蒜，终究

不是淑女做派。 熟料一年

后我路过他们婚房， 叩门

造访， 愕然发现娜娜的男

友前来开门， 手里正吃着

一根鲜嫩的大葱！

我瞠目结舌。 他们却

异口同声地说：“你来得正

好！”呵呵，原来，这两人同

时好葱之人！看来，这葱缘

还真是无处不在啊！

文/张叶


